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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史料彰显白雅雨地学救国情怀
□於亮

台胞的如皋抗日记忆：故土难忘话烽烟
□朱霁云

如东马塘严家墩初探
□陈新华

柳诒徵赞誉
赵曾望书法印作

□白飞

陈吉哉血写抗日旗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

相继沦陷，如皋民众和全国民众一样
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据刘为先《陈吉
哉血写反日旗》一文记载，“九一八”九
天后的9月27日，在公共体育场举行
了声势浩大的如皋各界反日救国大
会，有两万人参加，声讨日本侵略我国
的罪行。

在党政首领、各界代表发言后，
“从台下的人群中，走出了在教育局担
任缮写工作的陈吉哉，他昂首阔步地
登上了主席台。”与会民众见一位普通
的机关职员，不经大会主持宣布，径直
主动登台，惊奇不已，全场一片寂静，
注视着他的动态。“只见陈吉哉把杀倭
成仁的英雄的牌位带到主席台中央，
向牌位行礼”，之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
演说，激起全场共鸣。他一边演说，一
边从口袋掏出纸笔和小刀，“用小刀把
手指割得鲜血淋漓，拿笔蘸着鲜血在
四开大的白纸上写上‘誓死反日’。”场
上“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口号响彻云霄。

他把血书做成旗帜，高举着血光
闪耀的四个大字，参加群众游行，游遍
如城四门，口号声震撼全城，激起全如
皋民众的爱国热情。这以后，陈吉哉
倡议募集救国基金，担任负责人，把如
皋人民捐献的救国基金“寄给在上海
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和在
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将军”。并用其中
一部分资金，把位于体育场旁的纪念
抗倭英雄的邱公祠修葺一新。

三同学投笔赴前线
广谷的《如皋师范学生抗日运动的

回忆》写道：“九一八”事变后，如皋师范
的学生和全国人民，和全国大中学校的
学生一样，众志成城，热血沸腾。其中如
师学生“崔伟生、谢春生、徐开儒三人，情
绪尤为激昂，要求到东北义勇军马占山
部参加抗日杀敌。这时如师全体师生，
都一致拥护这三位同学的壮举，并派出
学生赴各区募捐，支持他们三人赴东北
抗日前线路费。”当时作者广谷分派到磨
头区募捐，区长朱安晋很热心，不但自己
带头捐款，还招待学生住宿。学生们宣
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当地百姓
非常愤恨，纷纷捐款，一位60多岁的老
太，跑了3里多路，把一块银圆送到学生
手里。

在欢送大会上，校长沈振声主持，报
告三位同学的壮举，训育主任丁雪弓讲
话时，“流着眼泪勉励三位同学，泣不成
声。台下同学，也都流着泪水，有的放声
大哭。口号声此起彼伏。”“崔伟生同学
在大会台上，咬破中指，用鲜血书写了

‘还我河山’！”

众学生反日焚日货
据如皋台胞知方、广谷回忆，日寇侵

华后，如皋民众和工商界奋起抵制日货，
掀起高潮。但如皋少数商人利欲熏心，
不顾廉耻，暗中偷卖日货，夜晚将日货由
城外偷运进城。“于是中学生和如师学
生，便组织纠察队，在四个城门站岗查日
货。”当时如城鱼市口有一家商店，名“聚
源祥”，所进日货很多。如师学生得知

后，便由卢树声带领纠察队进店查货。
店主黄某拒绝检查，与学生发生冲突，甚
至动手打学生。如师增援几个纠察队，
强行查出许多日货，学生们把所有日货，
全部拉到街中心，日产布匹等能烧的烧
掉，玻璃器皿砸碎。围观的市民无数，为
学生惩处奸商、抵制日货拍手称快。

众难胞归葬马塘墓
官卜的《忆东皋旅沪难胞马塘公墓》

回忆说，抗战初期马塘西郊有一座公墓，
牌坊刻书“万骨同归公墓，千秋永作义
山”，墓中安放近百口棺柩，俱为“八一
三”事变中罹难的如皋同胞。

1937年距卢沟桥事变仅36天，日
军又于“八一三”大举侵犯上海。恃其
空中优势，在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狂轰
滥炸，这些地区陷入一片火海。平民罹
难甚多，如皋旅沪谋生的同乡，很多死
于非命。

如皋旅沪同乡会激于民族义愤和同
胞情深，于抗敌烽火中首倡义举，在马塘
建立公墓，让遇难同胞得以归葬。工商
界一呼百应，踊跃捐资，先买棺收敛，暂
厝沪上。同年底，在马塘西三里墩购得
义地20余亩建墓，并树坊筑亭。尔后雇
船从上海将90余口棺柩运回安葬，以慰
亡灵，安抚遗属，不忘国仇家恨。

1941年秋，日本侵略者蹂躏丁掘
线，义地夷为平地，墓地建筑被日军悉数
拆除，用以构筑碉堡。日军侵华的罪行，
台胞白纸黑字，永志不忘，当年如皋旅沪
同乡会和仁人志士的义举，迄今为梓里
称颂。

为抗日不计私怨
季耀的文章《二哥与我》忆述了国难

当头时，季恺一心共同抗日、不计私仇的
往事。

季耀出生不久，其父母迷信，为避祸
病，将其过继给伯父、季恺父亲为干儿子，
儿时与季恺朝夕相处。

负责催征粮款的警察刘九才兼管司
法，本是个小混混，横行乡里，耀武扬威。
季藩、季恺因资助红十四军枪支被捕，刘
某负责押送镇江赴省，勒索400元大洋，
季家二兄弟拒绝敲诈。刘某一路将二人
双手铐牢，横加刁难，还将自己随身的大
包袱强令季恺背负。

1938年3月，日寇占领如皋县城，县
长李某出逃，大小官差、走卒失去往日威
风，逃往四乡八村。刘某一身落魄，逃到
季家讨要。季耀气不打一处来，约了几个
小玩伴，决定“晚上把他灌醉，拉到西北大
荒场，狠狠打一顿，出了人命，就挖个坑埋
了。”消息泄露，刘某四处求饶。

这时，季家二兄弟经营救，牢狱6年已
出狱，季恺整日整夜正忙于组建抗日自卫
大队。季恺把季耀叫去，铁青着脸说：“刘
某作恶多端，应该惩处，但怎么能计划杀
人？如今国难当头，日寇侵占我家乡，我
们要一致对外，你有本事去打日本人，打
他算什么本事？现在不是报私仇的时候，
要团结起来报国仇！”季恺让季耀放了刘
某，还给了他两块大洋。

这个故事不胫而走，感召了许多乡邻
投奔季恺的抗日自卫大队。季耀后来当
选如西抗日民主政府参政会副议长，为抗
日奔忙效力。

■白雅雨在天津任教的登记材料
登记材料有两份，一份是清光绪三

十四年（1908年）报告，宣统元年（1909
年）六月出版的《直隶教育统计图表》，另
一份是己酉冬仲（1909年冬）出版的《北
洋师范学堂汇编》。

《直隶教育统计图表》系直隶学务公
所编辑，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出版。
其中《女学堂简明表》北洋女师范学堂教
员一栏载“历史地理，白毓崑，江苏通州，
南洋公学毕业”；《中学堂简明表》北洋客
籍学堂教员一栏载“地史，白毓崑，江苏
通州廪贡”；《专门学堂简明表》北洋法政
学堂并无白毓崑的记载。

我收藏的《直隶教育统计图表》共3
册，其中1908年出版的1907年《统计图
表》中记载了各学校管理层的人员信息，
例如张相文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教务长登
记在册，而他作为教员兼课的北洋女师
范学堂则未登记，但是通过1907年农历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傅增湘签发的学生毕
业文凭上地理教师有张相文姓名。
1910年出版的显示1909年情况的《统
计图表》则仅有图表，没有人员信息。

上述资料清楚表明，白雅雨于1908
年到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客籍学
堂任教。据2002年3月出版的《天津教
育史（上卷）》介绍，1910年12月，北洋
客籍学堂并入南开中学，与该校毗连的
北洋女师范学堂奉命迁入，校址为今天
津美术学院处。1912年春，北洋女师范
学堂更名为北洋女师范学校，8月张相
文任校长。1913年8月，张相文曾任教
务长的北洋高等女学堂也并入该校，作
为北洋女师的附属女子中学。1916年，
该校奉令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
校”，即今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北洋师范学堂汇编》出版于己酉冬
仲（1909年冬），在堂教员中有白玉崑
（即白毓崑）、张相文等28人。

其中白玉崑任职为“专科中地讲
员”，籍贯为“江苏元和县”，出身为“南洋
公学师范毕业”，经历为“前充南洋公学
历史地理教员，河南文修小学堂堂长，上
海澄衷中学堂地理教员”，到堂时间为

“宣统元年正月”即1909年2月。据宣
统元年《直隶教育统计图表》中《直隶省
师范学堂简明表》所载，1909年全校共
有教职员42人，其中职员14人，教员28
人，教员中，白雅雨、张相文等15人接受
过近代高等教育。

1911年，北洋师范学堂被撤销，改
建天津直隶高等商业学堂，后经过多次
撤并、改名为河北法商学院，1949年，天
津解放后，该校撤销。

白雅雨在北洋法政学堂教学经历
没有明文记载，根据推断，其在北洋法
政学堂任教时间最早也要在1909年正
月以后。

■宣统元年天津《大公报》报道两则
天津《大公报》对白雅雨最早的记载

是在宣统元年八月（1909年9月），都与
其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有关。

第一则是宣统元年八月初九（1909
年9月22日），白雅雨、张相文等27人在
天津《大公报》第6版发布专件《地学协
会启》，发起成立地学协会。

在这篇启事中写道：“近世以来，持
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
种族。而我国地大物博，坐资强敌，外交
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
圉，而犹不可得……推原祸始，实由地学
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凡我
同志，抚邱墓之墟，怵陆沉之祸，果有热
诚提倡，谋所以交通而启牖之者乎？仆
等不敏，窃愿馨香顶礼以迎之。”

启事之后附了《地学协会》暂定简
章，开宗明义地表明地学协会以研究地
学为宗旨，也开启了白雅雨、张相文等人

地学救国的序幕。
第二则是宣统元年八月十七日

（1909年9月30日），天津《大公报》第
3版，报道中国地学会成立，张相文当
选会长，白雅雨当选编辑部长的本埠
《开会纪闻》。

1909年9月28日，农历中秋节，张
相文和白雅雨联络傅增湘、袁希涛、英敛
之、张伯苓等天津教育界精英，于当日下
午二时，在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地学协
会初次大会，成立中国地学会，张相文当
选会长，白雅雨当选编辑部长。中国地
学会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3个科
学团体之一。

1910年，中国地学会创办学术期刊
《地学杂志》，为地理学、地质学及地理历
史科学者提供发表成果和讨论问题的平
台，也是清末民初中国科学杂志的代表
与旗帜。截至1937年，杂志共刊印181
期，刊载论文1545篇，其中，作为编辑部
长的白雅雨共编辑18期。

1910年创刊的《地学杂志》第1期
刊登了《中国地学会启》，这篇文章系
1909年9月22日那篇刊载在《大公报》
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启的转载。在当
时，公开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团体，中国
地学会算是第一个。在张相文、白雅雨
等人的带领下，中国地学会“愿馨香顶礼
以迎之”，以复兴民族文化、捍卫民族独
立与尊严为己任。张相文、白雅雨等人
地学救国情怀在这篇文章中得以完整体
现，在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全部181期《地
学杂志》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一根鲜艳的
红线，贯穿始终。

■中国地学会北京新会址白烈士祠图片
1912年初，白雅雨参加滦州起义被

俘就义，张相文痛惜万分，亲自撰写《编
辑部长滦州殉难白烈士小传》，刊登在当
年第一期《地学杂志》上，向世人介绍这

位同盟会的会友、亲如手足的挚友、矢志
反清的战友。

1923年3月，张相文在北京多方募
捐，购得什刹后海北河沿11号作为中国
地学会新会址，将前厅三楹改作白雅雨
烈士祠堂，请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
题额。在白祠刻二石以记事，一为其本
人所撰写的《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记》，
另一为陶懋立所撰《白烈士祠堂记》，书
字者为书法家张伯英。《中国地学会新置
会所记》碑文被收入张相文的文集《南园
丛稿》，原碑残石被收藏在北京石刻艺术
博物馆。《白烈士祠堂记》原碑去向不明，
碑文刊载在1993年《江苏文史资料》编
辑部出版发行的《白雅雨》一书中。

1923年第五、六合期《地学杂志》本
会纪事二记载了新建白祠的经过：本会
于新置会所内，建白烈士雅雨祠宇三
楹。烈士夙擅地史学，为本会创办人之
一，任编辑部长，著述宏富。迨武昌起
义，结合滦军响应，战败殉难。倾由其当
年同志冯检阅使焕章呈请，明令优恤，追
赠上校。本会同人，感其劳绩，钦其伟
烈，故于会内设祠，永志景仰，祠额亦冯
公亲题。

1924年秋期《地学杂志》封面图系
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的鸟瞰图，标明了
地学会新置会所的位置，南为什刹后海
北沿，北靠鸦儿胡同，东通后门电车，西
接新街口电车，直观地反映了正门、白
祠、办公处的位置布局。该期杂志还公
布了地学会的账目报告，翻建白祠洋三
百二十三圆三角二分，本会建碑洋一百
六十元正，其中张会长（相文）捐翻造白
祠洋二百元。

1933年1月，张相文逝世。当年第
2期《地学杂志》为张相文逝世专号，刊
载了包含白祠在内的中国地学会会所的
主要建筑，让我们能够看到早已不复存
在的白烈士祠。

赵宗抃自幼寓居如东。他生于金石世家。镇江同乡好友、著名史
学家柳诒徵不仅在诗中点评赵家三代人的篆刻技艺，还有专文论述赵
曾望、赵宗抃父子的印谱。他为赵曾望（字芍亭）写下《赵芍亭印谱·
序》：摹印之体，肇自嬴赵，西京镂铜，厥制炳焉。技仅虫雕，文则虎变。
穆若鬺鼎，珍于琮璋。动刀甚微，如斗斯大。年祀愈邈，矩矱益尊。元
明以来，易金以石，远宗猎碣，盛饰越章，妙剔山骨，式腾天趣。寻丈之
势，郁乎寸心。阴阳之微，翕以骈指，名家代作，谱牒斯繁。芍亭先生早
攻六书，精研五雅，值值作画，铿铿说经。闲作印人，盖其余事，梓庆削
镳，惊犹鬼神。大马捶钩，不失毫发。压纸山立，触肘云腾。弟畜怀宁，
儿视浙水。曩过蜀琴，叩其庭诰，获睹瑰制，窃仪古怀。

柳诒徵短序简述印史，赞誉赵曾望的书法印作。末了诸句，由己及
彼，“弟畜怀宁”是柳诒徵自言私淑邓怀宁（邓石如），学习书法。“儿视浙
水”说明赵宗抃篆刻为浙派风格。末句记述柳诒徵往日交游，探问赵宗
抃的家学，获机看到他的篆刻作品，心仪他的印作，颇具古风。

柳诒徵自署“盋山髯”，又为赵宗抃写下《悔庵印存·序》：芍亭世丈，
以秦权汉碑额法刻印。蜀琴承家学，蔚然堂构矣。比又益以安阳甲骨
笔执，所造益邃。文郎才舞象勺，日劙花乳，与乃翁抗行。蜀琴殆印人
中文王乎？壬申秋蜀琴以印谱属题，谨志数语，备印史世家言：蜀琴当
为之轩髯天乐也。

这篇短序分析赵宗抃秉承家学，擅长篆刻，父子颃颉。相比“印人
中文王”的主观比喻，对于赵氏父子的篆刻风格作出客观评价。东皋印
派兴盛于清初，式微于晚清。浙派于清中期崛起，经久不衰。赵曾望、
赵宗抃久居皋东，结识东皋印人，阅览东皋印谱，在所难免。但是他们
的篆刻风格的确如柳诒徵所述，与时俱进，更近浙派，师法秦汉碑印，受
到东皋印派的影响微乎其微。不妨举印为证。

赵宗抃数次为柳诒徵治印。郑逸梅述及，赵宗抃为柳先生刻有一
方“一生书里活”，柳氏特别欢喜，可惜今已难见。幸运的是，《悔庵印
稿》中录入另外四方刻印，兹述如下。朱文印“翼谋”学习吴昌硕中年篆
刻风格，可惜线条羸弱，且布局上略具东皋印风，字字不搭边，字字不连
线，彰显空灵。“盋山髯”也为朱文印。南京国学图书馆前身——江南图
书馆位于盋山下。柳诒徵在此支持工作多年，故有此号，并著《盋山案
牍》。这方朱文印为“二一”布局，师法秦古玺印，以金文入印，用刀受到
新浙派（王福庵）影响，线条起伏变化。“劬堂”为细白文印，用刀取法汉
玉印，字法具有明人气息，线条典雅，印面清爽，堪称佳作。“陶风楼收藏
书画之印”白文多字印，布局线条师法汉玉印，用字学自吴让之，尚不到
位，略显轻率。

综上，以柳氏点评为理论依据，结合赵氏父子生活履历，赵曾望、赵
宗抃印作特征的形成，见微知著：清末民国时期东皋印派衰落，浙派兴
起，已是事实无疑。

在如东马塘镇南的老严墩村，飞跃河北岸屹立着一个大土墩，当地
居民习惯称其为“严家墩”，普遍观点认为它是古代潮墩遗址。经深研
史料与实地比对，推断此处应为马塘场范公堤上的烟墩。

范公堤是江淮海防体系的重要历史见证。北宋时期，范仲淹在担
任西溪盐仓监时主持修筑此堤用以抵御海潮，当地百姓为表敬意，将其
称为范公堤。后来，范公堤逐渐崩塌损坏，到了明代成化年间，巡盐御
史雍泰又主持进行了重修。

在明嘉靖《两淮盐法志》所载的“掘港场图”与“马塘场图”上，我们
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条古堤的模样。该堤道始自掘港场北端开始，向东
环绕，折向西南至运盐河位置结束。

那么，结合现今位置，我们来理一下范公堤的具体走向。明嘉靖
《两淮盐法志》马塘的海堤是这样说的：“其海防，曰范堤，起彭家缺，抵
运盐河口。”该堤道始自掘港场北端古墩，沿东南方向经掘港东，折向西
南经今马塘南的胜利街（花市街）延伸至西边的运盐河口（现九圩港东
的高桥二组附近），在胜利街段呈现东西走向的特征，当地老人回忆，该
堤位置过去称挡水坝，坝外就是海。

老严墩村的这座“严家墩”土墩遗址，就在胜利街向西到运盐河口
的位置上。从历史文献来看，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载：“其河渠，曰运盐
河，发于丁堰…入于掘港…折而东南，为东运盐河，达于仓（东便仓、西
便仓）”，指出在马塘东有一条南北向的东运盐河。再结合民国十六年
的地图上马塘南有“盐河高桥”的地名，“盐河高桥”东侧有“严家墩”的
地名。可以判断严家墩西侧的“盐河高桥”，即指东运盐河上的高桥，正
是马塘范公堤的西顶点坐标，严家墩就在东运盐河东首。而且，明嘉靖
《两淮盐法志》“马塘场图”上明确标注了“范公堤上置烟墩二”的建制特
征，严家墩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中记载的范公堤走向完全吻合，此墩处
于运盐河口处附近，经实地勘查与文献互证，可判定该遗址实为明代马
塘场范公堤上西侧靠近盐河口的墩，实际为海防体系中的烟墩遗址。

这类军事设施在明清海防文献中多有记载，主要承担沿海烽燧报
警功能，其建筑形制与普通潮墩存在显著差异。光绪《两淮盐法志》记
载，马塘场并入石港场烟墩一座，表明清末时期马塘场海水不进，烟墩
裁为一座，也必定就是严家墩了。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严墩”地名的语源流变具有典型的地方志研
究价值。从音韵学角度考察，“严”与“烟”在江淮官话中存在音近现象，
符合地方口传系统中常见的历史地名讹变规律。结合该区域自明中期
以来历经多次海岸线变迁与移民迁徙的历史背景，可以推断“严墩”称
谓应实为“烟墩”在数百年语言流变过程中形成的转音现象。这一发现
不仅为厘清范公堤沿线军事设施分布提供了新线索，更揭示了地方志
研究中语音学考据的重要价值。

明嘉靖《两淮盐法志》马塘场范公堤走向图。

6月底出差南通，经文友、南通地方史研究者羌松延老师牵线白雅雨的曾孙白维铭，拜访了白雅雨故居。交谈中，我了解到，白烈士故居正在升级改造，故居内的
展陈也在有条不紊地对接推进中。因为平时研究张相文的原因，我手头掌握一些白烈士的史料，也是未见公开发表的内容，现整理罗列出来，期待能为丰富白烈士故
居布展发挥点小作用。下图左起：1910年《地学杂志》创刊号，1924年秋期《地学杂志》封面，1933年第2期《地学杂志》刊载的白烈士祠大门照片。

20世纪90年代，笔者舅舅季耀（如西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季恺的堂弟）自台湾回故乡探亲，先后赠我3册台
北市如皋同乡会编印的《如皋文献》，分别为1989年第一册，计288页，编委会召集人沙壬，副召集人季耀；1992年第
二册，计310页，召集人季耀；1995年第三册，计336页，召集人孙如晨，委员沙壬、季耀等。《如皋文献》繁体字印刷，老
旧照片与手绘图画纷呈，设置栏目有：先贤人物、高僧名士、历史掌故、桑梓风光、乡土物产、教育文化、渔林工商、民俗
采风、艺文记事等。尺素之间，乡音缭绕，故土情深。近日翻阅其中关于如皋抗战期间的回忆文章，台胞作者和当时
如皋人民抵抗外敌的家国情怀，汹涌其间，令人动容。

道歉信
2025年8月21日，《南通日报》第三版“城市记忆”刊登的《麦文果

抗战中在南通救助难民伤员》一文，系陶建明（笔名施一鸣）剽窃朱江
《麦文果》（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朱江《麦文果——南通的魏
特琳》（《中国档案》2009年第7期），特此向朱江和广大读者表示最大
歉意。

陶建明 2025年8月21日


